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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玮

初秋时节，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彩鹮
现身梁平的消息，在当地微信朋友圈持续

“霸屏”，市民争相点赞转发，最开心的当属
观鸟志愿者杨秀勇了。

年近五旬的杨秀勇，是一名中学教师，
业余摄影爱好者，被摄友们戏称为“鸟叔”。
几年前，杨秀勇无意中拍摄到一种世界罕见
的珍稀鸟，成为重庆观鸟协会会员。此后，
他又不断有新发现，填补了6项重庆鸟类名
录空白。

蒲苇摇曳，秋水微澜，梁平即将迎来候
鸟翔集高峰期。杨秀勇的老朋友——青头
潜鸭、中华秋沙鸭、红嘴鸥、鸳鸯们正成群结
队赶来，在这里或停歇补给，或越冬栖息。
这个周末，我决定跟随“鸟叔”来一场“沉浸
式”的观鸟体验。

在毗邻梁平新城的双桂湖国家湿地公
园里，数以千计的候鸟沐浴湖中。我快步来
到北岸的观鸟小屋，只见杨秀勇熟练地支好
三脚架，将长长的专用观鸟镜对准鸟群……

双桂湖因邻近双桂堂而得名，为重庆第
二大城市湖泊，其前身为张星桥水库。过去
这里有人用化肥养鱼，致使水质持续恶化，
很多珍稀的留鸟都悄无声息地飞走了，杨秀
勇也曾放弃过这个观鸟和拍鸟“福地”。

前些年，政府为恢复自然生态，花大力
气实施了生态移民、环湖小微湿地等18项
生态工程，双桂湖湿地保护面积由原张星桥
水库的1800亩拓展到现在的5000多亩。
短短三五年时间，湖里的各种水草就丰茂起
来，生物多样性得到大幅提升。辽阔的水
面、温润的湿地，成为鸭科、鸊鷉科等多种冬
候鸟向往的越冬栖息地。

而双桂湖的“招牌菜”——荇菜，每年吸
引数以万只的野生鸟类来此“打卡”观景，品
尝美味，繁衍生息。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
友之。”没错，鸟儿钟爱的特色美食就是《诗
经》中寓意爱情的荇菜。在生物学里，荇菜
被称为“水镜草”，是水环境的标识物。双桂
湖优良的水质和适宜的水深，使大面积荇菜
自然分布于湖面各个区域，成为闻名遐迩的

“水中名片”。
“水质好了，好多珍稀的鸟儿飞回来了，

每年还带来不少新客人。”喜悦的神色，让杨
秀勇黝黑的脸庞显得尤为生动。

杨秀勇一边观察湖面，一边悄声给我介

绍：除扎根本土的留鸟外，来梁平做客的既
有待上三五个月的候鸟，也有短住十天半月
的旅鸟，还有“误打误撞”前来问路的迷鸟。
其中，胆儿最“肥”的当属红嘴鸥，反之为青
头潜鸭，均是每年10月底从北方迁往南方
越冬，次年3月初又由南方迁回北方繁殖。

只要提起青头潜鸭，寡言的杨秀勇就会
滔滔不绝起来。他最为自豪的就是2018年
秋在双桂湖发现了世界级濒危动物——青
头潜鸭。此后，这种“水中大熊猫”年年会来
这里生活。青头潜鸭属迁徙性鸟类，因环境
污染、人类的捕杀和自身繁殖成活率低等因
素，全球仅存1000余只。

“我们这里有吃有住，环境又好，已经连
续5年都有青头潜鸭留在双桂湖越冬过春
节。”杨秀勇一脸欣慰地对我说。

多年来，杨秀勇每个周末都会到双桂湖
及周边河湖观鸟，即便严寒酷暑也不缺席，
如今，他已经写下了两万多条观鸟记录。
2018年发现青头潜鸭后，他的观鸟记录就
接二连三“刷”出惊喜：

2019年12月6日，发现灰雁归来，距离
上次在重庆发现已有39个年头了。

2020 年夏季，发现“稻田湿地爱好
者”——彩鹬6只。

2021年4月5日，蒙古短趾百灵来到梁
平，这在重庆还是第一次。

2022年2月18日，黑颈鸫首现重庆，觅
食于龙溪河梁平段。

……
鸟语绕城、相融相生，体现了一座城市

对生命和自然的尊重。
“黎明时，窗外是一片鸟啭，那一片声音

是清脆的，是嘹亮的，有的一声长叫，包括着
六七个音阶，有的只是一个声音，圆润而不
觉其单调……”杨秀勇特别喜欢梁实秋作品
《鸟》中的这段文字。

多年的观鸟、拍鸟，他发现，无论是青头
潜鸭还是其他鸭类、雁类，它们每年都要历
经上万里的迁徙和磨难才能到达栖息地。
这也让他对鸟类更加珍惜和爱护。

如今，在杨秀勇身边聚集的生态摄影志
愿者越来越多。前不久另外一位“鸟叔”就
抓拍到一种叫鸥嘴噪鸥的珍稀鸟，填补了重
庆鸟类名录空白。

归去，来兮。一年一度的相聚、分别、再
相聚，杨秀勇与这里的鸟早已结下不解之
缘。用心用情去守护这群精灵，在山水田园
间共同演绎生命的精彩，是他余生的夙愿。

归去，来兮
8 月 16 日，在首个

全国生态日后的第二
天，美丽重庆建设大会
召开，强调要高水平建
设美丽重庆，打造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
市域范例，为美丽中国
建设贡献更多重庆力
量。

“ 江 流 自 古 书 巴
字 ，山 色 今 朝 画 巨
然。”为了山水间的美
丽重庆，护林员不惧
严 寒 酷 暑 行 走 在 山
间，渔民告别祖祖辈
辈的打渔生活，还有
许许多多志愿者投身
生态环境保护……美
丽重庆建设是一项系
统工程，必须统筹各
领域各方面资源，汇
聚形成强大合力。绿
水 青 山 就 是 金 山 银
山。可以畅想，一幅
天更蓝、地更绿、水更
清的壮美图景正在巴
渝大地徐徐铺展。

为
了
山
水
间
的美

丽
重
庆

□熊昕

清晨,淡淡的雾霭笼罩着整座金佛山，使本
来就变幻莫测的大山变得更加神秘。

按约定，我在金佛山牵牛坪等待韦会荣。
没多久，穿着青绿色护林员工作服、拄着一

根一头削尖的方竹拐杖，面带笑容的韦会荣从
光影斑驳的树林中朝我走来。他热情中又稍显
拘束和腼腆，甚至说话也不太连贯。可是，当我
跟随他踏上熟悉的护林路时，他整个人一下就
活络起来。

我们从牵牛坪出发经高穴子、石人峰，爬上
南天门去长寿宫。一路上，他向我耐心地讲述
自己与队友巡山的故事和护林的要点，珍稀动
植物的分布区域，以及那些只有他才知道的便
捷安全的林间小道。

韦会荣出生在金佛山下的大有镇，从小就
跟着父亲在茂密的大山里钻，爬树、抓蛇、掏鸟
蛋、捡菌子给他的童年带来不少欢乐。高中毕
业后，他选择了参军，到海拔四千多米的青藏高
原服役3年。1991年，退伍返乡的韦会荣被安
置到金佛山林场工作。

金佛山由金佛、柏枝、箐坝三山组成，总面
积1300平方千米，属典型的喀斯特地质地貌。
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金佛山较为
完整地保持了古老的自然生态。峰谷绵延数十
条大小山脉，山峰林立，山势雄奇，景色秀丽迷
人。这里动植物资源丰富，从菌类到苔藓，从蕨
类到种子植物，郁郁葱葱；从昆虫到鸟类，从两
栖动物到哺乳动物，济济一堂，被誉为立体的动
植物基因库。

在金佛山脚下长大的韦会荣对大山有着很
深的情感，他决定要守望这座山，护住这片林。

虽说心里早已做好了吃苦的准备，但到了
林场后眼见和亲身感受的一切，还是超出了他
的想象。

金佛山林场在柏枝山设有护林点，当时只
有6名职工。护林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不通
电，宿舍是山王庙改建的简陋窝棚。最难熬的
是夜晚，伸手不见五指，屋外除了风啸林吼，常
常还伴有各种野兽的呜咽，令人毛骨悚然。

韦会荣没有退缩，为了增进护林知识，有
效开展野外护林活动，他翻阅学习资料，整理
工作笔记，多次请教护林前辈，不断修正充实
自己。

在巡山途中，他一遍又一遍记忆着路线及
周边信息，小溪分支几条，路桥高低多少，哪个
路口常有动物出没，哪个岔道常会大雾弥漫，他

都了然于胸，绘制出独家的“护林之路”，人送外
号“韦地图”。

护林过程中，夏天雨淋迷路，冬天挨冻滑倒
是很难避免的。一次，在护林巡视时，韦会荣和
一位同伴突然遭遇狂风暴雨。二人摸索着在大
雨中越走离站点越远，到傍晚时，两人已筋疲力
尽。

风依然在怒吼，雨一直在下。韦会荣掏出
用塑料袋裹好的手机，欣喜地发现手机尚有微
弱的信号。他迅速打开巡护终端，二人按照终
端指引的方向一路摸索，终于在凌晨1点过回到
了护林点。看着饥寒交迫、浑身湿透的韦会荣
二人平安归来，焦急等待的同事们喜极而泣。

巡山是孤独的。到底有多孤独呢？“有时从
大山里出来，头脑一时短路，感觉自己都不会说
话了。”韦会荣如此向我描述。

护林人有多苦？韦会荣摇摇头说不上来。
沉默一会儿，他才说，自己已经习惯了早晨带着
馒头进山，一去就是一整天，饿了啃两口馒头，
渴了喝几口山泉。每次在原始森林中穿越几十
公里，一路上要防蚊虫叮、毒蛇咬，有时还要防
止顽皮的猴子从山上扔下的岩石。

日复一日的巡护工作，枯燥而清苦，风吹日
晒的护林岁月早已在韦会荣脸上刻下了岁月的
痕迹。

在茫茫大山中，33年来，韦会荣从青春年少
走到两鬓斑白。最令他愧疚的，是没有好好照
顾家人和多花点时间陪陪自己的妻子和女儿。

韦会荣告诉我，如今，保护区很多重要节点
都安装了红外线摄像头，使巡护工作更加方便、
全面，每当看到野生动物频繁“出镜”，偶尔看到
珍稀濒危野生动物时，他的心里就特别高兴。

“你瞧！”我顺着韦会荣手指的方向，看到灌
木林中几只正在觅食的红腹角雉。几只调皮的
小松鼠突然从前面的树丛中跳出来，大大的尾
巴轻盈地摇晃着。它们蹦来跳去，轻盈又灵敏。

在人与自然的和谐时光中，韦会荣也从一
个对护林工作一窍不通的懵懂小子，成为守护
一方的林业工程师，见证了金佛山从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到国家级森林公园和世界自然遗产的
申报评审过程。

傍晚，美丽的彩霞映红了天空。我和韦会
荣走在返程的路上，霞光映在韦会荣黝黑的脸
上。跟随韦会荣走了整整一天，我深感体力不
支，身心疲惫，可长期在大山里行走的他看上去
仍精神抖擞。韦会荣夺过我的背包，挎在肩上
边走边说：“我真心喜欢这里的奇花异草，还有
那些可爱的小动物，守着它们，我就开心。”

金佛山守护者

□文猛

漫漫长江路上，巴阳峡非常有名，那是长江
的咽喉。

船过巴阳峡，江面突然变得狭窄。千百年
江水荡涤冲刷，形成千姿百态的江岸石，和船工
撑竿在江岸石上点出的窝窝凼凼的“纤夫泪”
石，构成了巴阳峡两岸特殊的景观，震撼着世人
的眼睛。

一江春水向东流，江水的路不好走。
这片水域，有一块裸露出水面的大石头，浅

灰色泽，横卧江中。石头缝隙中镶嵌着一个滑动
的小石头，形如鸭蛋，如石狮子口中的石球，摇得
动，取不出。这里取名“鸭蛋窝”，长江在此形成
一大片洄水区域，鱼类聚集，自古就是长江最好
的捕鱼江段。万州大周镇五土村和太龙镇太阳
溪村两个渔村在长江两岸对望着，成就了两岸祖
祖辈辈的渔民，大家每天轮流着不同时段，驶向

“鸭蛋窝”。
每年春节后开捕，两个渔村的老渔王分别带

领大家祭过船头菩萨。大家喊着船工号子，划着
渔船披红挂彩向着“鸭蛋窝”进发。

船工号子有多高亢，长江就有多高远，船工
号子向着天空无尽地延伸。

长江给了五土和太阳溪两岸渔民天然的捕
鱼水域，大家凭着打渔的收入在江边建起渔民
街。一条街在江南，一条街在江北，巴阳峡是他
们共同守望的“街”。

2020年1月1日，长江流域全面禁渔，两个
渔村189位渔民和123艘渔船退捕上岸，告别祖
祖辈辈传承下来的打渔生活。

俗语说，人不辞路，虎不辞山。大江禁捕，渔
民不仅离开了鱼，更离开了水，祖祖辈辈的江上
生活，今后根在何处？

太阳溪老渔王熊人金年纪大了，再也无法在
江上行走，他们家被列为外迁投亲靠友安置。要
老渔王离开祖祖辈辈守望的渔船，谁也不敢去做
他的工作。熊人金主动找到镇上干部，说最好安
排在有水的地方，听不见水声，他无法睡觉。

熊人金一家被安排到了上海崇明岛，这是镇
上干部特意的安排，熊人金的亲戚很早就外迁移
民崇明岛。

于是，熊人金每天都会去到海边，他从内心
深处感谢政府给了他这么大一片水。他坚信从
老家门口流过的长江最后注入的一定是这片大
海。

唐家云，太阳溪社区5组人，小学毕业后就
在长江“观音堂”码头打鱼，人聪明，加上父辈传

下的打渔技术，是公认的年轻渔王。他和妻子刘
芳将渔船交到镇上的时候，夫妻俩一遍一遍地抚
摸着渔船，一脸茫然。

鉴于唐家云对机器的熟悉，镇里领导推荐他
去学习水电安装。学成后，朋友介绍他到成都工
作，他常开玩笑说现在的工作还是有个“水”字，
他这一辈子就离不开水。逢上休息的日子，唐家
云总会到都江堰去看江看水，听到江水之声，心
里格外踏实，他坚信都江堰的水会一路流到长
江，流到巴阳峡。

五土村的陈大学从小跟着父亲陈洪权打渔，
退捕上岸后，他发现自己的村庄建起了滨江生态
长廊，广场、观景平台、景观河堤、休闲步道，与烟
波浩渺的长江水面、青翠挺拔的中山杉、土生土
长的红桔林融为一体，成为游客向往之地。

在大周镇政府支持下，他在村里开起了农家
乐，把自家的几艘船改造成船屋，让游客在船屋
里吃鱼。当年他在船上练就煮鱼技术，炖得一锅
好鱼，很多人到大周古镇，就是奔着大江岸上的
船屋，奔着陈家的鱼去的。

陈洪权给儿子当采购员、服务员。水上“漂”
了40年，突然离开长江，他浑身不自在，只好拼
命地忙，让忙淡去对打渔生活的怀念。没有客人
的时候，他还是俯瞰长江，看江水悠悠，看百舸争
流。晚上做梦，心还得回到渔船上，晃晃悠悠地
生活。陈洪权说，江上的日子，晃悠摇摆是常态，
上岸了，脚跟稳了却失了重心，反倒站得摇摇晃
晃。但是我们欠着水的情，欠着水的债，江水也
该“喘口气”啦！

陈大学父子每天忙完了总会到江边看江
水。原来长江退水的季节，两岸“消落带”上是难
看的“江疤”，如今消落带上种着大片中山杉，涨
水时节是水下森林，退水时节是岸上山林。更让
他们激动的是，才禁渔三年，如今江上的鱼群明
显增多，在江面上游动。

三峡交旅集团特意从太阳溪渔民那里买来
很多渔船，改造成船屋。船屋里，专门安排了退
捕上岸的渔民工作。船舱内是干净的宾馆，甲板
上是茶桌、咖啡桌，接待天南海北的客人。

曾经的渔民喊出几段川江船工号子——“脚
蹬石头手扒沙，弓腰驼背把船拉。穿的衣服像刷
把，吃的苞谷掺豆渣。”“喜洋洋闹洋洋，江城有个
孙二娘，膝下无儿单有女，端端是个好姑娘，少爷
公子他不爱，心中只有拉船郎……”

风平了，浪静了，水清了，长江船工号子少了
昔日的悲壮和苍凉，少了昔日翻江倒海的生命激
荡。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欢乐和幸福，是一种心
底的歌唱。

巴阳峡上的船屋

□蒋登科

重庆多山。中心城区周边的山，我几乎
都去过，各有各的特色，各有各的风貌。如
果要说到文化和底蕴，我心里首推缙云山。

缙云山是华蓥山的支脉之一，大致以东
北、西南走向，横亘于重庆西北部，绵延数十
公里。这是广义的缙云山，或者说地质学意
义上的缙云山。

我要说的是文化、诗意层面的缙云山，
主要是指缙云九峰集中耸立的那一片，也是
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所在的缙云山，其范围基
本上都在北碚辖区内。它只是广义的缙云
山的一段，当然也是最有名的一段。

上世纪80年代初来到北碚求学，老师
们就自豪地告诉我，缙云山多么有名，多么
值得登临。也是从那时开始，缙云山就成为
我靠得最近的名山。

我住在缙云山下，站在楼顶，透过钢筋
水泥的缝隙，往上可以看到群峰起伏，雾气
缭绕；往下可以见到温塘峡，由北向南的嘉
陵江如一条丝带飘逸而来，那是缙云山与嘉
陵江握手的地方。

我一直自豪地认为，在这样的山水之间
生活，或许就是最惬意的现代生活。曾经有
外地朋友不信：在重庆这样的大都市，怎么
可能有这样的美妙之地？待他们到了重庆，
到了北碚，到了缙云山，亲身感受这山水带
给我们的福利，一个个都会发出惊叹：这里
就是一座大花园！

缙云山被称为“川东小峨眉”，古时还
称为“巴山”。历代诗人创作了不少以缙
云山、缙云寺、北温泉、小三峡为题材的诗
歌作品，李商隐的《夜雨寄北》赋予了缙云
山更多的神秘味、人情味：“君问归期未有
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
却话巴山夜雨时。”恰如缙云山的烟云、夜
雨，这悠长的旋律，总是撩起人们的怀念
与想望。

从缙云寺出发，沿着一条弯弯曲曲的石
梯小路上行，沿途草木丰茂，鸟鸣悠扬，山风
习习，如果季节合适，还会闻到扑鼻而来的
野花香。空气中没有漂浮的尘埃，即使走得
气喘吁吁，也会觉得呼吸通畅，心情愉悦。
走到山顶，就是著名的狮子峰了。

站在峰顶的巨石之上，缙云寺就在脚
下。缙云寺的庙宇、房屋、古树尽收眼底，深
色的屋顶、斑驳的古树、四周的绿意，构成了

一幅古老而新奇的画卷。这不是航拍的画
卷，而是登高之后的崭新视角，比航拍的视
频更真实、直观。缙云寺把狮子峰衬托得更
加高远，狮子峰也成为缙云寺的依托和靠
山，山寺相融，成就了缙云山的优美、厚重。
我们仿佛站在画中，游在梦中，与天比高，与
云彩相依。

缙云山的景色是多样的，不同季节、不
同时辰、不同天气，可以体验到不同的风光。

在薄雾天气，整个缙云山都可能笼罩在
雾气之中，稍远一点的山峰、树木和脚下的
房屋，全都不见了踪影。狮子峰像是一艘孤
独的大船，航行在没有边际的海洋。微风吹
来，雾气逐渐变淡，近处的树木若隐若现，仿
若仙境。

天气晴朗的时候，举头仰望，偶尔可以
见到一幅特别的风景：天上没有一丝云彩，
蓝得像一块纯色的幕布，而在周边的空中却
悬浮着一团一团的白云，像棉花糖一样，时
而停在某处，时而慢慢飘移。平视或者俯
瞰，除了近处的莽莽林海，还可以见到嘉陵
江沿着山的轮廓，自远处蜿蜒而来，像一条
蓝色的带子，拥抱着北碚。

夕阳靠近缙云山的时候，站在山下，太
阳的光线逐渐减弱，我们甚至可以直视即将
停靠在山顶的巨大圆盘，圆盘周边的云彩不
断变幻，以暗红色为主，深浅变幻交织，仿佛
油画一般。站在最高的山峰上远望，霞光照
在山脊上，葱茏的树木瞬间被涂抹上一层神
奇的油彩，绵延的晚霞像一条蛟龙，沿着山
顶昂首遨游。这就是被列入古巴渝十二景
之一的“缙岭云霞”。

“巴山夜雨”是缙云山最有特色的景致
之一，尤其是在秋天。很多人期待在山上遇
到一场雨，细细的雨丝飘在空中，凉飕飕的，
远处的天光、树木看似清晰，实则朦胧；雨滴
落在林中不同的树叶上，好像在不同的琴键
上弹奏着不同节奏、音高的美妙乐曲；如果
再伴着鸟啼虫鸣，完全就成了大自然协力演
奏的一部交响曲。

来自大山的我，因为长期学习、工作、生
活在北碚，嘉陵江、缙云山带给我太多的记
忆，太多的想象，太多的感悟，偏爱它们已经
成为一种习惯。缙云山、嘉陵江既是大自然
的杰作，也是人类共同守护的结果。山与水
相依，人文与自然共生，传统与现代同长，我
们可以清晰地从中抚摸到一条悠久、绵长并
不断生长的文脉。

缙云山的意境


